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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突厥语国家独立后的语言
政策调整及背景因素分析

安　蕾

【提　要】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四个以突厥语民族为

主体的中亚国家，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脱离前苏联宣布独立以来，各国在语言及文化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

列调整和探索，折射出中亚各国在迈向现代国家进程中面临的复杂政治、历史和文化生态。其中，加强主

体民族政治地位建构是其语言政策的主导方向，“去苏联化”和 “泛突厥化”是其显著特点。同时，针对

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分歧冲突日益严重的形势，各国在具体政策上做了许多促进民族和睦和制止排斥、

歧视非主体民族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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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突厥语国家，是指曾属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四个以突

厥语民族为主体的中亚国家。哈萨克语属阿尔泰语系突

厥语族西匈语支克普恰克语组，乌兹别克语属西匈语支

噶逻禄语组，吉尔吉斯语属东匈语支吉尔吉斯克普恰克

语组，土库曼语属西匈语支乌古斯语组。① 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初，上述四国脱离前苏联宣布独立，各国在语言及

文化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探索，折射出中亚各

国在迈向现代国家进程中面临的复杂政治、历史和文化

生态。

一、中亚四国独立前的民族

　　语言发展状况　　　　

　　１４世纪以来，中亚突厥语诸部族长期使用以阿拉

伯字母为基础的察合台文。２０世纪初，中亚各国以加

盟共和国的形式加入苏联，中亚突厥语诸民族的语言

文字也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１９２６年３月在巴库举行

的第一次全苏突厥学代表大会决定，以拉丁字母取代

阿拉伯字母，中亚开始了民族文字的改革工作。１９２８

年，土库曼和吉尔吉斯标准书面语采用了拉丁化的民

族文字。１９２９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也以拉丁字母代

替了阿拉伯字母文字。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期至４０年代

初，在全苏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不断强化的

情况下，中亚民族文字又经历了一次改革，即由斯拉

夫字母代替拉丁字母。１９３８年，哈萨克文首先向斯拉

夫字母过渡，至１９４０年，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

土库曼语也完成了由斯拉夫字母代替拉丁字母的

进程。②

上述突厥语言文字改革是苏联时期民族政策调整的

一个侧面。在斯大林执政之初，苏联大力奉行列宁的民

族文化平等政策，大力倡导建立 “社会主义民族文化”，

即 “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文化，中亚突

厥语诸民族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字扫盲运动，各族人民对

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掌握和使用程度大为提高。到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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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期，随着苏联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确立，斯大林开

始由先前重点反大俄罗斯主义转变为同时反对俄罗斯主

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继而发展到重点反对地方民族主

义，联盟中央开始表现出统一语言的倾向。① ３０年代

末，联盟中央作出了普及俄语的指令性决定。１９３８年，

苏联规定全国所有学校的学生都必须学习俄语，中亚

各突厥语民族与苏联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成为苏联政

府通过俄罗斯化手段来建立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

“苏联人民”的一部分。这种政治和思想目标的转变也

正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哈萨克文由拉丁字母拼写改用基

里尔字母拼写的原因。② 之后，无论在赫鲁晓夫时期，

还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民族政策都坚持突出俄语

地位、压制民族语言使用的方针，对突厥民族语言的

发展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苏联解体后不久，哈萨克斯

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谈到本国哈萨克语的使用状态

时曾说道： “主体民族的语言在国家机关未被使用，

而成为一种生活用语、厨房用语，几乎３３％的哈萨

克人完全不能讲哈萨克语，或者讲得很差。这说明年

轻的一代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根，精神传统性已经中

断，人民蓬勃的文化源泉被葬送了。”③ 这一状况的形

成不能不说与苏联长期以来压制民族语言发展的政策

相关。

二、主体民族政治地位建构背景

　　下的突厥语国家语言政策　

　　中亚四国独立伊始，就把主体民族政治地位建构作

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和基本国策，赋予主体民族诸多优先

特权。哈萨克斯坦宪法宣布，哈萨克斯坦 “国家权力归

取得了独立自决的哈萨克民族所有”；土库曼斯坦宪法

规定 “保护土库曼民族价值和利益及其主权是国家宪法

的基本宗旨”；乌兹别克斯坦宪法强调，新成立的国家

政权将重视 “乌兹别克民族一族管理国家政权的历史经

验”；吉尔吉斯斯坦宪法也对突出主体民族地位作出了

相应的法律规定。

主体民族语言的主导性地位也以法律和政策命令的

形式确认下来。四国宪法均规定，主体民族语言即哈萨

克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为本国国

语，总统候选人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必须通晓国语，而土

库曼斯坦宪法还规定总统候选人的条件之一必须是土库

曼民族。除了宪法规定，各国也加强了国家语言的立法

工作。哈萨克斯坦 《语言法》规定，哈萨克语为哈萨克

斯坦的国语，俄语为族际交流语言。该法规定，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国家权力和管理机关召开大会时要使用哈萨

克语，向不懂哈萨克语的人提供俄译或其他民族语翻

译。共和国最高权力和管理机关颁布法令用哈萨克语，

并翻译成俄语，在不使用哈萨克语的普通学校、职业技

术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作为国语的哈萨克

语是学生的一门必修课。中亚其他四国也相继颁布了内

容类似的 《语言法》。

与出台 《语言法》相伴随的是，各国竭力通过各

种方式，加大对民族历史和优秀人物形象的宣传塑造，

开展民族语言、历史及文化的 “纯洁运动”、 “复兴运

动”。哈萨克斯坦制定了发展哈萨克语言文化，复兴哈

萨克民族历史文化，鼓励境外的哈萨克人回归，树立

哈萨克人主体民族意识的政策，如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哈

萨克斯坦隆重举行了纪念哈萨克著名诗人、思想家阿

拜·库南巴耶夫诞辰１５０周年的活动。同年，吉尔吉

斯斯坦大张旗鼓地纪念吉尔吉斯民族史诗 《玛纳斯》

问世１０００周年，国家总统、总理等２０位各界人士签

名发布 《玛纳斯》宣言。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日，土库曼斯

坦总统尼亚佐夫在纪念土库曼著名诗人、思想家马赫

图姆库里诞辰２６０周年的讲话中，号召土库曼斯坦全

体人民学习马赫图姆库里的高尚情操和人道主义，“全

心全意地拥护 ‘十年顺遂’方针和民族复兴运动”。乌

兹别克斯坦隆重举行纪念布哈拉、希瓦建城２５００周

年、帖木儿诞辰６６０周年的活动，大力颂扬乌兹别克

民族的历史文化。在语言政策实践上，乌兹别克斯坦

政府提倡从小学开始用乌兹别克语单一教学，各大学

已把俄语列入外语，并要求非乌兹别克族的大学生必

须学习乌兹别克语。从２００１年开始，乌兹别克斯坦开

始完全推行拉丁字母。

这些民族文化语言政策，为突厥语言在主体民族中

赢得了更多的自豪感，为突厥语言广泛使用营造了必要

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三、民族和解背景下的国家

　　语言政策　　　　　　

　　各国对主体民族地位及民族意识的塑造，包括

国家语言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苏联时

期只注重俄语的推广和使用而忽视主体民族语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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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发展的倾向。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民

族政策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特别是一些过于激

进和有失偏颇的措施，在突厥语主体民族与俄罗斯

民族之间、主体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造成了新

的紧张关系。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俄罗斯人的地位发生了剧

变，俄罗斯人失去俄罗斯国籍，基本上被排除在各级国

家机关、经济、科研、文化教育机构之外。政治、经济

和社会地位明显下降，甚至在就业和子女上学方面也受

到歧视，因而引起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尤其是在国籍和

俄语地位问题上，俄罗斯人与中亚国家主体民族发生激

烈冲突。在中亚的很多俄罗斯人要求保留俄罗斯国籍或

双重国籍，要求俄语与当地主体民族语言处于平等地

位，要求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为此，１９９２年４月在哈

萨克斯坦成立了俄罗斯人村社和全国性斯拉夫人组织

“拉特”。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巴甫洛达尔

市俄罗斯人与哈萨克人发生流血冲突。此外，哈萨克斯

坦北部地区俄罗斯人还提出成立民族自治实体，或在哈

实行联邦制，或将北部地区回归俄罗斯。１９９９年１１月，

东哈萨克州俄罗斯人提出建立 “俄罗斯家园”自治共和

国，以图将该州合并到俄罗斯。在中亚其他几国中，俄

罗斯人也为获准保留双重国籍、争取俄语应有地位进行

斗争。①

除俄罗斯族与主体民族间的矛盾外，中亚其他非主

体民族关系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如哈萨克斯坦东部七

河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地区的乌兹别

克族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的塔吉克族人，等

等。这种非主体民族大聚居的基本格局构成了中亚各国

主体民族政体的重大隐患，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

矛盾一旦引起事端，极易在短时间内扩展成危及全国乃

至波及周边各国的地区动荡。②

无庸讳言，在导致新的民族紧张关系的各种因素

当中，各国语言法的出台起到了一定作用。一是将主

体民族的语言定为国语，使主体民族的语言处于特殊

优越的地位，而非主体民族的语言使用与发展受到极

大限制，这又会造成语言不平等的现象出现。二是新

的语言法又以硬性规定强制推行主体民族的语言，这

就使非主体民族，包括非俄罗斯族的少数民族增加了

学习语言的负担，制造了新的民族矛盾。三是语言法

只赋予主体民族的语言以国语地位，而对交际功能远

远大于主体民族语言的俄语却不给予相应地位，这对

各共和国发展双语并通过它达到对外交流、对外发展

会产生消极影响。③

针对上述情况，各国领导人均将促进民族和睦作

为政府工作的要务，在具体政策上做了许多促进民族

和睦和制止排斥、歧视非主体民族的调整。比如，纳

扎尔巴耶夫总统不断强调公民使用语言的 “自愿”原

则，并承认掌握俄语对所有哈国公民 “同样重要”。

１９９５年通过的哈国第二部宪法对第一部宪法中 “俄语

作为族际语言使用”的规定做了新的补充：“在国家组

织和地方自治机构中，俄语同哈萨克语一样，平等正

式使用。”这意味着俄语在哈萨克斯坦可以不受限制地

使用，实际上为俄语确立了第二国语的地位。２００１年

２月７日哈萨克斯坦政府批准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语言

使用和发展国家纲要》，哈国政府制定该纲要的目标主

要有三：一是扩大和加强国语的社会—交际功能，二

是保持俄语的社会文化功能，三是发展少数民族语

言。④上述法律和政策的修正，可以被认为是哈当局在

语言问题上采取现实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他

几个突厥语国家同样采取了较为包容的语言政策，特

别是在缓和与俄罗斯民族关系、减缓去俄语化步伐方

面，进行了政策上的调整。

四、“去苏联化”与“泛突厥化”

　　背景下的国家语言政策　　　

　　独立后的中亚四国语言政策走向，同时受到多重历

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除去上述主体民族意识凸显和民

族关系和解的背景因素考虑，四国语言政策，包括文字

改革同时也面临着 “去苏联化”和 “泛突厥化”等因素

的影响。

哈萨克斯坦政府提出，要通过文字改革，从 “在

民族意识等许多方面占主导地位的苏联 （殖民）认同，

转向 （哈萨克）主权认同”。该国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就关

于是否对现行基里尔字母体系进行改革进行讨论，并

提出了几种不同构想，包括向拉丁字母转变、恢复使

用古代突厥文、恢复使用阿拉伯字母、创造一种全新

的字母体系。目前，哈文的拉丁化改革已迈出实质性

步伐。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文字改革则基本完成。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日，乌通过 《关于实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

的乌兹别克字母表的法令》，２０００年９月１日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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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行６０年之久的 《关于由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乌兹

别克文转到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新乌兹别克字母表》的

法令。目前，新出版的乌兹别克文报纸、杂志和图书也

是用拉丁字母印刷的。土库曼斯坦也从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

起完全改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的本国民族文字，新

的字母表由３０个字母组成。① 早在苏联解体之初，即

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９日，吉尔吉斯斯坦语言学家在首都比什

凯克开会，提出了改用拉丁字母，即以土耳其文的拉丁

字母为基础的方案，但该国文字改革的步伐步履维艰，

至今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即使就乌、土两国来

说，采用拉丁字体导致原有的许多社会、文化资源被废

置，造成种种困难和不便，要实现真正完全的 “拉丁

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去苏联化”事实上是中亚各主体民族在政治文化

教育领域都不约而同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其背景和意

义是与主体民族地位的构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此同

时，突厥文字的拉丁化改革也包含了深刻的地缘政治影

响。在以当今世界 “突厥民族”合作运动领袖自居的土

耳其的宣传鼓噪下，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

民族主义者也希冀通过 “突厥民族”间 “天然的认同

感”，在中亚建立起一系列 “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

主体”的世俗伊斯兰教国家，并组成 “完全独立的、享

有全民族主权的、各突厥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

盟”。２００８年１月，阿塞拜疆—土耳其议会联络小组领

导人尼扎米·加法洛夫宣布：十年后，所有突厥民族和

国家都将使用统一的拉丁字体的突厥语；同时，所有突

厥民族的民族语言则继续作为国语、书面语或标准语保

留。２０１０年９月举行的第１０届突厥语国家峰会上，土

耳其总统居尔喊出了 “一族六国”的口号，要求加强各

国 “基于共同历史、语言、认同和文化基础之上的团

结”。对于推进中亚突厥语的拉丁化进程，土耳其也制

订了长期计划。１９９３年起，乌兹别克斯坦就接受了土耳

其的大量援助，最早采用拉丁字母。从２００６年起，哈

萨克斯坦也派专业人员到土耳其进修，为推进拉丁文改

革进行准备。

哈萨克斯坦社会语言学家苏莱曼诺娃指出，语言政

策 “是 （一个国家）民族、社会和文化政策的组成部

分，是国家调整与社会语言关系相关的活动范畴。语言

政策也指发展社会语言关系的战略方针，该方针通常在

宪法和国家专门法规中得到强化。与其他政策一样，语

言政策的中心内容是权利问题及权利的获得构筑和

应用。”②

通过中亚突厥语四国独立以来国家语言政策调整及

背景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语言 （文字）如何构

成一个国家、民族最重要的特征和内核，其变动和调整

是如何折射出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复杂的历史及现实生

态的。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编

辑、文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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